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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宣扬了革命历史的进步性
和正义性，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
理想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
为当代文学奠定了基调，使得当代文学
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向前延
伸，并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作为正道。

新中国新中国7070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

当代文学的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洪钟大吕””
□□贺绍贺绍俊俊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它是共和国的产物，伴

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共和国的成立来之不易，它是数十

年来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之果，因此革命历史和

革命战争也就成为了刚刚诞生的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写作

资源。以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不仅开

创了当代文学的辉煌，而且也为当代文学铺上了一层明

亮、沉着的底色。

红色经典奠定基调

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夜所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上，周扬就怀着胜利的喜悦对作家们发出号召，去写给人

民带来胜利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他说：“这将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以1949

年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和《吕梁英雄传》

（马烽、西戎）为标志，一批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相继

出版，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

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

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梁斌的《红旗

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这

些小说几乎都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如《红日》1957年初版

就印了4.5万册，两年间的发行数高达65万册；《青春之

歌》1958年出版时就连续6次印刷，共印刷了39万册；

《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计发行100多

万册。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宣扬了

革命历史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

义、理想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红色经典实际

上已为当代文学奠定了基调，它使得当代文学基本上沿

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向前延伸，并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

声作为正道。

宏大叙事是红色经典的基本叙事模式。被冯雪峰誉

为“英雄史诗”的《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是第一部大

规模正面描写并讴歌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作品全景式

地反映了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延安保卫战，歌

颂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描绘了一

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面。作品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

风格。首先，作家着力把英雄人物高尚、壮美的精神世界

和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并且通过诗歌般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浸透着作家对战

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激情，它不是在空洞乏味地

议论和矫揉造作地抒情，而是体现出一种哲理性与诗情

的有机结合。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吴强的成

名作，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具有史诗意味的描写革命战争

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

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后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七十

四师的史实为依据，以1947年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

役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对一个军队由挫败到胜利的战

斗历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共和国初期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洋溢着浓烈

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这并非一种有意

的安排，而是作家们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因为绝大多数

作家都是从革命斗争现场走过来的，自身的经历使他们

对革命有着深切的体验，对于用血肉之躯创造新生活的

战士们怀有真诚的赞美、敬仰之情。写《保卫延安》的杜鹏

程，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红日》的吴强，都沐浴

过战争硝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西北野战军的

一支部队，转战于陕北，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

的大部分地方。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亲身

参加过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莱芜、孟良崮、淮海、渡

江等重大战役。写《林海雪原》的曲波就曾是一支小分队

的指挥员，在东北深山密林里进行过艰难的剿匪战斗。罗

广斌和杨益言都是作为革命者被抓进国民党监狱，是监

狱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将共和国早期的一批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称之

为“红色经典”是有道理的。这不仅寓意着革命的本质，而

且还因为这些作品浸透了作家们内心的真诚和热血。后

来有些作品的红色基调不那么鲜明了，这既与作家的思

想跟不上时代发展有关，也与作家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

真诚有关。

主题开掘刚柔相济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革命历史和革

命战争小说的基本主题，充满了阳刚和高昂的气势。但如

果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将其作为共同追求的主题，

放弃对革命历史价值的多方位开发，便会带来概念化和

审美风格固化的问题。因此，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历史

和革命战争小说偏重于强调革命最终胜利的意义，而对

个体生命价值本身的关注不够。有些作家注意到这个问

题，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补救，他们在主题开掘上把更多

的目光投向“柔”，做到刚柔相济。这主要体现在对人性和

诗意的书写上。

孙犁是最早尝试“使革命文学艺术化、人性化”的作

家，他透过战争风云，去“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

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他的《风云初记》反

映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

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但孙犁不把笔墨放在正面描

写战争上，而是写战争如何激发了一群普通男女的激情。

孙犁特别擅长描写农村的青年女性，深入她们丰富、复杂

的感情世界。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作者用

抒情的笔法，抒发了同志间的真挚友谊和异性间朦胧的

爱恋，通过女文工团团员和新媳妇共同怀念通讯员小战

士的内心活动，写出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茹志

鹃巧妙地处理了大与小、刚与柔之间的辩证关系。《百合

花》看似写日常小事，但小事来自于战争这样的大事，小

说的一动一静都是由大事所引起的。《百合花》看似着笔

于人情人性之柔，但柔的背后是景仰英雄精神之刚。它通

过战争语境下人的生存情态与情感波折的展示，来表达

作者对爱的理解、对人性美、人情美的追求。这种柔性的

艺术色调在当时革命历史叙事中整齐的阳刚大合唱中显

得格外新鲜。上世纪50年代在柔性上进行主题开掘的代

表性作品还有欧阳山的《三家巷》。这是一部反映广州大

革命时代历史图景的作品，表现了工人阶级成为革命领

导阶级的必然历史过程的重要主题，虽然仍是宏大叙事

的结构，但作者总是压抑不住地要去揭示人性的复杂性。

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成果，革命历史叙事

在主题开掘上呈现出多种思路。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对

“刚”的政治单一化理解，在“刚”中加入新的金属质地。如

周梅森的《军歌》《国殇》、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等，均是

注重对民间英雄观和伦理观的价值开发，夯实了革命历

史的人民性基础。另一方面，主题开掘在刚柔相济上越来

越完美。如朱秀海的《音乐会》、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和

《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

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李亚的《流芳记》等

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

性，也匡正了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

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主题开掘的刚柔相济，在铁凝的《笨花》上表现特别

突出。这部小说是通过家族史和乡村史去反映20世纪中

国革命的风云变幻，关涉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

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而如此宏大的主题，铁凝

是通过华北平原一个山村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的。

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交相辉映，就像书名“笨花”

所寓意的是笨重与轻柔的组合。铁凝认识到刚与柔、大与

小之间的辩证关系，她写的是乡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但她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看到的是“这群中国人的生活，

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

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

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

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

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在《笨花》中能看到宏大叙述和日常生活叙述这两种

叙述的融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两大叙述类型，在

当代文学阶段，宏大叙述成为主流，而日常生活叙述曾处

于极度压抑的处境之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

叙述逐渐正常化和普及化，而与宏大叙述相互渗透、相互

融合的趋势，也为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在主题上的

刚柔相济提供了叙述上的充分条件。

艺术形式古为今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二十年间，人们对于革命历史

的认识处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层面，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思想主题上的相对一致

性，革命作为“大我”的存在似乎也让作家们心安理得地

接受了对于革命历史的主题预设，因此他们会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文体的创新上，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叙述方式达

到吸引更多读者的目的，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借鉴了中国

传统小说中英雄传奇的表达形式。英雄传奇是传统小说

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后的志

怪小说。这类小说在明代得到兴盛的发展，如被称为古代

小说的四大名著中就有两部属于英雄传奇。当代文学最

初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艺术结

构、叙述风格乃至主题的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充分借

鉴了古代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合

反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小说类型。

由于英雄传奇的审美特征与中国民众欣赏习惯的密切契

合，这些带有英雄传奇特征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

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林海雪原》是革命英雄传奇

小说的代表作。《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就

在于作者曲波是把革命战争的传奇性作为一种美学追求

来构思小说的，因而极大提高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

说的艺术品位。小说以孤胆英雄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深入

匪巢，“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上难，发挥智上智，战胜魔中

魔”，全歼匪徒的故事为中心线索，集中写了三次战斗：奇

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火烧大锅盔。作者吸收了古典章

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采用单线发展、大故事套小故事的

结构方式，使作品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者所追求的题

材新颖奇特、故事情节传奇惊险、环境设置神秘奇异等等

特色，使作品具有了无法比拟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

色。比较典型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有《新儿女英雄传》

《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革命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也成为当代文学最成熟

的一类，因而使其具有一种抗干扰的能力，在以后政治动

荡相当激烈的时期，许多文学样式在政治的极端干扰下

变得面目全非，唯有革命英雄传奇基本保持一定的艺术

水平，并有所作为。如“文革”期间出版的李心田的《闪闪

的红星》、杨佩谨的《剑》、郭澄清的《大刀记》等。上世纪

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对严肃文学带来冲击，

革命英雄传奇因其贴近大众审美习惯而再次披挂上阵，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石钟

山的《军歌嘹亮》《中国血》《男人的天堂》、都梁的《亮剑》

等都带有鲜明的英雄传奇特征，共同以洪钟大吕的文学

之声与当时流行的风花雪月、浅吟低唱的文学相抗衡。

革命英雄传奇有两大要素，一是革命英雄斗争历史，

一是传奇。中国具有崇尚历史的传统，甚至就把文学认同

为史的演义，因此任何一段历史在作家眼里都是丰富的

文学材料。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斗争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

文学的首选，但作为首选并不能保证产出的文学作品能

像这段历史一样辉煌。所幸的是，作家们找到了英雄传奇

这种传统文学样式，这是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式，

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为表现中国革命斗争提供

了很好的艺术平台，因此，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从一开始就

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徐贵祥是

新世纪以来成功运用革命英雄传奇的代表性作家，但他

能够将现代小说叙述与革命英雄传奇模式糅为一体，完

全跳出了过去的窠臼。

精神富矿价值连城

新世纪之后，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进入第

二个丰收期。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史是一座价值连

城的精神富矿，作家们越来越重视对这座富矿的开采。第

二个丰收期尤其体现在对其精神价值的多方位挖掘上，

作家们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不再是满足于历史本身所具备

的宏大主题，而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认识历史，从

而使其主题既宏大又丰沛。

其一，作家不是单纯地从政治层面，而是扩展到从人

文和人性的层面去书写革命历史中的精神资源。邓一光

对父辈的英雄主义精神深为敬仰，《我是太阳》创作于社

会上普遍流行犬儒主义的90年代，作者却勇敢地搀扶起

被打倒的父辈，证明父辈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如同太阳

一样，即使落下去了，第二天照样升起。后来他又写了《我

是我的神》，通过一个革命英雄的家庭史，揭示出这样一

个真理：英雄主义精神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显现。陶纯

在《浪漫沧桑》中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

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

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

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严歌苓创

作了一批以革命历史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为一名定居海外的

华裔作家，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带入革命历史叙

事中。

其二，作家能够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来认识革命

历史和战争的复杂性，克服了过去固定的二元对立创作

思维的局限，因此在书写革命历史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

地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确定小说的主题，而是在正

义历史观的叙述中展开，从人性、情感、生命意志等诸多

方面讲述和诠释历史和战争。《英雄无语》中“我”对父辈

的审视，《音乐会》中音乐精神与战争精神的交织，《楚河

汉界》中战争历史与军营现实的重叠，《历史的天空》中军

人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磨炼，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

去表现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由过去仅仅关注中国革

命的社会意义而侧重于关注中国革命的精神意义。《重庆

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

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也没有简单地书写重

庆大轰炸来表达爱国主义之情。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

及对后人的影响，来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

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这样的构思表现出作者范稳

国际化的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高度。

其三，对暴力美学进行必要的反省，让革命历史和战

争在和平年代得到更合适的表现。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以革命暴力为灵魂来叙述历史

的。这种叙述不仅决定了文学结构基本上由革命暴力搭

建成，而且对革命暴力加以道德化、审美化，从而形成一

套完整的暴力美学。暴力美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强

化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在价值观上具有暧昧性，因此

对其进行必要的反省是现代文明的结果。《圣天门口》可

以说是刘醒龙为了质疑暴力的历史合法性而写作的，因

此他在这部小说中鲜明地贯穿着反对暴力的主题。小说

以大别山区的天门口镇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展现20世纪

中国历史风云的正剧，而在这场历史正剧里，有一种声音

不能忽略，这就是呼唤和平的声音。海飞的《回家》讲述的

是鄞州抗日根据地的故事，小说写残酷的战争却用了一

个非常温馨的标题。海飞是要告诉人们，战火烧到了跟

前，他们不得不投入战斗，但战斗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回

家。回家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和平主题，这一主题开拓了抗

日战争叙事的视野。

其四，在面对革命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更要呼唤美与

文明。关于这一点，不妨以90岁高龄的老作家徐怀中的

新作《牵风记》为例。徐怀中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

时说：“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

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

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

现。不光是反映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

常工作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

弱，都可以写。”徐怀中的话代表了众多作家的心声。《牵

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

背景，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小说写了战

争中的美，美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超越战争，也能够化

解战争中的残酷。青年女学生汪可逾就是美的天使，特别

是她携带着一把古琴出场，更深化了美的内涵。她在投奔

延安的路上成为了齐竞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她悄悄地

以美影响着军队，也彰显了人性之美好。不言而喻，战争

毁灭了美好，但是《牵风记》提醒人们，毁灭美好的不只是

战争。战争和敌人毁坏了汪可逾的身体，而曾是革命战友

和恋人的齐竞却摧毁了她的精神，重创了她的内心。像徐

怀中这样把美引向战争中是需要胆量和见识的。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新中国70年的历

史进程中有起有落，但它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力

量。如果说当代文学70年是一曲恢弘的交响乐，革命历史

和革命战争小说就是其中的“洪钟大吕”！

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也就成为了刚刚诞生的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
源。以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不仅开创了当代文学的辉煌，
而且也为当代文学铺上了一层明亮、沉着的底色。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偏重于强
调革命最终胜利的意义，而对个体生命
价值本身的关注不够。有些作家注意到
这个问题并进行补救，在主题开掘上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柔”，做到刚柔相济。
这主要体现在对人性和诗意的书写上。

当代文学最初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
争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艺术结构、叙述
风格乃至主题的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都
充分借鉴了古代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
型，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合反映革命斗争和
革命战争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小说类型。

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史是一座
价值连城的精神富矿，作家们越来越重
视对这座富矿的开采。新世纪以来，作
家们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认识历
史，从而使其主题既宏大又丰沛。


